
交通了;教搜光環在頭上亮著，學生地位在

心中暗著;知道怎樣做對自己最好，卻不知

怎樣做對學校最好;升等雖然變難了，做老

師卻一下子變得容易了。不能有夢，該是離

去的時候了。

直到那天，一個學生提醒我;人文的老

師是校中少數可以談心的對象，而共同科老

師應該在生活觀照上先深遠地影響他們。因

為交大的學生，在畢業後，必是中堅，他們

無可避免地要站在社會的大座標上，為整個

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。剎時，把我從「願為

五陸輕薄兒 J r天地興亡兩不知」的個人無望

中棒喝了出來。雖然不願保有職業，仍然還

能保有志業 G 我願仍留下一門課，在那樣一

個班上，我會好好的認識、了解、關愛我的

每一個學生。將人文理想的夢與人分享，也

將把今日的期許化作明日的回饋。同學對像

我這樣一個淺薄老師的深深祝福，再一次提

醒了「老師」的意義，讓我在離開講臺後，

知道生活中: r我是學生 J !

此時，綜一館六樓的陽光細細地環抱著

我，它絮絮地提醒我過去的溫馨、現在的溫

暖，在同學們太陽般的朗照中，我希望過、

感動過、努力過，在日腳二十年如一瞬的游

移中，你們讓我，不再沉重，輕一鬆一地一

走一過。

四月二十三日誌於交大

廖慶豐

今天從台北經香港飛北京，看了 361 期《友聲} r 笑看梅竹半甲子 J P.31 我有話要說。

在民國60年，蕭瑞洋學長(電信61)主辦的第三屆梅竹時，因兩校同學氣氛過於火爆，

甚至還上告到全國足球協會的國家裁判;所以第四屆(民國 61年)未設錦標賽(總錦標由主

辦方清華保管) ，只辦了接力、拔河、演講(英語)與辯論四項友誼賽及其它康樂活動。

第五屆( 62年)由交大主辦，我擔任籌委會(由交大六人、清華五人組成)主席，在寒

假第一次會議就訂下了幾項原則:1.儘量集中各項比賽於一週內，以免耽誤課程學習。 2.籌委

們應以中立的立場使得年度大賽順利進行。 3 我們甚至嘗試著替傳統訂下規矩，規劃了 11個

(籃、排、足、棒、棋、橋﹒演、辯、接力、拔河及趣味競賽)以團體隊為主的單項錦標，以

免每年各校一旦出現了奧運級選手則力爭增加一個單項，而徒增兩校同學之間無謂的爭議;雖

然當年的作法有點替紀人憂天(一笑! ) ;至少程天縱學長(電工63級)就不大贊成我的提

議;不過好像連續七、八年都是以此11項決勝負，也算我們的後見之明吧!

我的澄清將使得統計29年來的結果改成交大十勝、清華九勝、三次平手，七年停辦，我

無意為交大連蜻八年未嬴回總錦標平反，實在是想讓歷史的歸歷史，同時也為在校同學及師長 國

們打打氣。

比賽一定要求勝， (勝之以武，但不至於你死我活或用小動作) ，畢業三十多年，兩校同 友
學在天涯海角重逢時無不津津樂道梅竹往事，當年設立「梅竹賽」的宗皆'是要這兩所理工學 聲
府透過體能及文藝的競技而達到五育並進的平衡發展 7 兩校精英都屬於業餘中的業餘，在不妨 有

礙專業課程的學習過程中，而能聚集同好在優良教練的指導下又能奪得錦標，那肯定能為帶動 聲

風氣產生重要的影響，否則豈不是「捨本逐末 J ?畢竟清華交大兩校都是培養跨世紀工程師的 53
搖籃，萬萬不可「因噎廢食」或甚而「本末不分」。


